
2018年11月26日 星期一

编辑：丁春凌 视觉设计：黄丽娜 检校：孙 广 史凤斌阅读
YUEDU

07守望精神 打开思想

你的冬天
该读更多的书

■书单

􀳂《守望传统的价值》

从1994年到2018年间，在长达
20余年的传统文化思索、阐释文字中，
陈来以智者的纯粹之心剖析中国的社
会转型、文化结构的调整、学界思维的
定势，撷取经典片段呈现给读者，不仅
揭示了20余年传统文化的发展特点，
也梳理了传统文化复兴的线索，并对传
统文化研究做了有创建性的阐发，字里
行间彰显反思和批判的力量，沉静平
实，又总能言必有中。

􀳂《科学作为天职》

1917年11月7日，马克斯·韦伯在
德国的慕尼黑大学向年轻学子们做了
《科学作为天职》的著名演讲，这篇演讲对
科学工作及其与信仰和职业伦理的关系
做了深刻而又有现实感的界定和剖析，
影响了几代人。为了纪念100年前的这
篇演讲，韦伯研究者李猛编选了这本与
韦伯对话的文集。

􀳂《拍电影时我在想的事》

是枝裕和原本并不愿意谈论自己
的电影创作，因为他认识到自己开始有
创作意识的时候，探究“电视为何物”、
大胆制作各种电视类型的时代已落下
帷幕。而且他也意识到，自己讲述的电
影语言，是“带着电视口音的方言”，在
语法上不够规范，因此对电影始终怀有
一定的顾虑。所以是枝裕和提到，在这
本书里，自己不是作为电影导演，而是
以电视导演的身份，从内部视角出发讲
述与现今的电影创作以及电影节相关
的事情。

没时间看书的人无处不在。
注意，不是没时间，是没时间看书。没时间，

是忙到昏头昏脑，夜深时，还要拿起书瞅三行的
人。没时间看书，是完全不花时间看书，只是偶
尔想一想看书这件事，罢了。

其实，忙碌了一天后，最放松的，就是夜晚歪
在一角看书。看着看着，笑了，落泪了，心就抽离
了，空掉了，也休息到，也品味到。

因为，书里总有一些人，可以把你从生活的
泥泞中扯出来。

众声喧哗的年代，那么多人都吆喝着走向成功。
而阅读，会尽量压低你的声音，提示你看到

宁静拥有的光芒。
今年最后一个月，你还能读三本书。
本周书单有陈来的最新思想随笔集《守望

传统的价值》，看这些有思想温度的文章，可以
窥见传统文化的传承，传统文化复兴运动的率
先发动者、学术的走向、争论的焦点、研究的气
魄等；有纪念马克斯·韦伯的《科学作为天职》，
阐释韦伯当年的思考，也借经典审视了我们的
现实处境；还有日本导演是枝裕和的《拍电影时
我在想的事》，用68幅剧照和分镜图回顾自己30
年的创作生涯，也坦承自己对电影依然心怀迷
茫和踌躇。

提示

11 月 25 日是
巴金的诞辰，114年
前，巴金出生于成
都府城北门正通顺

街的一处老宅子里。巴金喜
欢藏书，他收藏的中文书刊有
大量的现代文学珍品，也讲究
收藏外文书刊，可以说是民间
私人收藏外文书刊最多的藏
书家之一。但是，巴金并无要
做一个藏书家的雄心，对书的
热爱是他买书的巨大动力，这
些书为他的写作、翻译和出版
提供了重要参考。

1949 年初春，战争的阴影笼罩着上海，
一个政权的统治面临崩溃，物价飞涨，人心惶
惶。然而，作家巴金似乎逛书店逛得更勤了。

他当时住在霞飞坊59号，那里的楼梯是
木质的。买了书回来的巴金，踩着楼梯往上
走时，脚步尤其沉重。听到这很有特色的声
音，全家人都知道是巴金回来了。黄裳这样
描述巴金的住所：“霞飞坊的房子开间不大，
三楼临窗放着一只书桌，铁床放在后侧的角
落里，其余的空隙全部被装玻璃橱门的书架
占去。书架布置得曲曲折折，中间留有可以
侧身走过的通路，就像苏州花园石假山中间
的小径似的。书架里绝大部分是外文书。”

（黄裳《记巴金》《黄裳文集》）尽管人已经睡在
了书架中间，可是，每有新的收获，巴金还是
兴致盎然。那些精美的、大部头的洋装书，仍
然源源不断地涌进家中。

兵荒马乱的年月里，别人忙着逃命，巴
金却在抢书，十足书痴。写书，编书，出书，
巴金的一生都是围着书转。他从未想到要
做藏书家，或许因此藏书家巴金的光芒被
大大掩盖了。在现代作家中，郑振铎、阿
英、唐弢、叶灵凤、宋春舫、黄裳都是声名显
赫的藏书家，其实，巴金与他们相比毫不逊
色，在西文图书、新文学作品的收藏上，无
论数量和特色，能够与巴金比肩的藏书家
寥寥无几。

到过巴金故居的人，无不惊叹：这里简
直是书的世界。无论是主楼、附楼，还是汽
车间，凡是有空间的地方都为书所占领。巴
金寓所中原有书橱（书架）80 多个，为了方
便观众参观，过道处抽出了不少书架，目前
布置在各区域中的书橱（书架）还有 37 个。
巴金故居现在收藏的书刊有近 4 万册，这是
巴金捐赠给各图书馆后的遗存。巴金的藏
书数量目前还没有精确的统计，依据资料汇
总，巴金捐赠给国家图书馆的书刊共 7000
多册、中国现代文学馆 9000 多册、上海图书

馆 6395 册、泉州黎明大学 7073 册、南京师大
附中 600 多册、香港中文大学 71 种 1202 册

（以线装书为主），另外给成都慧园等机构也
捐赠过图书。如此算来，巴金的藏书总有六
七万册之多。

巴金的藏书，古今中外，种类丰富。作为
中国新文学作家中的一员，对于新文学藏书，
巴金力求齐全。他的西文藏书更是种类多、
语种多、版本全、珍本多。仅就文学作品而
言，巴金喜欢的作家托尔斯泰、屠格涅夫、赫
尔岑、但丁等不同时期不同版本所见倶收，插
图本、限定本等豪华版本也很多。如《神曲》
就有1888年版的汇注本，1921年版的袖珍精
装本，圣彼得堡印的俄文旧版本，还有法文
的、英文的译本等。无政府主义理论、人物传
记、报刊和其他史料，这些书刊因为条件所
限，常常发行量不大，尤为珍稀。

这些书，大多数是巴金一本本从新旧书
店中挑选、购买、订购的。多年来，巴金都过
着简朴的生活，他的收入都来自他的稿费，然
而，逛书店、买书是他一生保持的仅有的业余
爱好之一。在巴黎的塞纳河畔，东京的神田
旧书店，北京的东安市场，上海常熟路的西文
旧书店、福州路的外文书店等等，都曾留下巴
金流连书肆的身影。

塞纳河畔一带的旧书摊是巴金常到的地
方。“一个星期中我至少要去两次，每次回来，
两只手总是满满的。”（《〈骷髅的跳舞〉译者
序》，《巴金全集》第17卷第136页，人民文学出
版社1991年版）有一次，在绵绵的春雨中，巴
金花了两个半法郎买回一本日本作家秋田雨
雀的《骷髅的跳舞》，这是一本世界语小书，几
天后，他在游人不多的卢森堡公园安静地读
完它，几年后他把它翻译成中文。对巴金的
写作有着很深影响的俄国作家赫尔岑的《往
事与随想》也是巴金在旅法期间读到的。“《往
事与随想》可以说是我的老师。我第一次读
它是在一九二八年二月五日，那天我刚刚买

到英国康·加尔纳特夫人（Mrs.C.Garnett）翻
译的英文本。当时我的第一本小说《灭亡》还
没有写成。”（《〈往事与随想〉后记（一）》，《巴
金全集》第17卷第292页）巴金并未留下那时
的日记，这个日期在近半个世纪后还能记得
如此清楚，是因为他在书的扉页上，用钢笔写
着自己的英文签名和这个日期。这本书至今
仍保存在巴金故居，虽然墨迹已经变淡，然
而，两位伟大作家的“相遇”却留下珍贵的实
物见证。

1934年，巴金来到日本，先是住在横滨，
1935年春，到了东京，那是购书的天堂，更何
况巴金就住在神保町附近：

“中华青年会会所在东京神田区，附近有
很多西文旧书店，可以说我每天要去三次，哪
一家店有什么书，我都记熟了，而且我也买了
不少的旧书，全放在两层的大壁橱里面……

到了东京，我对西文旧书发生了浓厚的
兴趣，买了书回来常常看一个晚上，却不怎么
热心学习日语了。”（《关于〈神·鬼·人〉》，《巴
金全集》第 20 卷第 617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3年版）

1935 年初，巴金在日本写下的《书》一
文，记录了他当年买书的心情：

“在大街上几家古本屋里耽搁了两个钟
头，抱了十多本《现代日本文学全集》出来，这
里面有了森鸥外，岛崎籐村，有岛武郎，谷崎
润一郎，芥川龙之介，志贺直哉和别的一些文
人。金一圆五十钱也。确实是很便宜的罢。
上了自动车，心里还颇高兴……”（《书》，《巴
金全集》第 12 卷第 467-468 页，人民文学出
版社1989年版）

巴金的藏书中，有不少贴着神保町旧书
店标签的书，想必大多都是他当年逛书店的

“战果”。就这么“两手总是满满的”，总是“心
里还颇高兴”，就这么日积月累，家里还不是
满坑满谷的书？

（作者系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

巴金的藏书与捐书
周立民

显然，我是一个喜欢读书的人，没
有任何人要求或强迫我读书，甚至我
的工作也不需要我读太多的书，但我
仍然乐此不疲地用大把时间来读书或
写作。小时候就喜欢读书，可偏偏没
有书读，就四处找，凡见到有铅字的纸
张就必拿起来颠三倒四地看。后来工
作了，却是电力野外施工，常年住在乡
村里，能见到的文字除了几本专业书
就是施工图纸上的字。事情往往就是
这样，缺什么喜欢什么，看不到书就更
喜欢读书，那时读书也没有方向就是
乱读一气，正是从那时的乱读中慢慢
开始了写作，读的书渐渐有了方向，或
者说把没有方向的书读出了方向，曾
把许多工科专业的书读出了文学的味
道，曾从工程力学的书中生生读出生
活临界状态的文学表达方式，从电工
电子书中读出文学表达的生成和变化
方式。在这种离奇的自我想象中，得
到一种漫无目的的想象快乐，于是我

的诗歌创作便随之开始。当我充满情
感、诡异的工业诗歌一出手，在诗坛便
得到众人惊异的目光和一些肯定。

在孤独寂寞的工地上，慢慢学会
享受读书带来的快乐，这时候的读书，
更多是一种内心与外界环境达成和谐
交 流 的 过 程 ，并 以 此 驱 除 内 心 的 荒
芜。工地上，常常在劳动之余，拿一
本书慢慢读，任阳光在身上暖暖地照
着，风轻轻地吹着，不远处常会突然
飞来一两只鸟，在阳光下跳跃着。偌
大的天地间，无垠的旷野上，仿佛就
是我一个人的了。读一会书，发一会
愣，想一些漫无边际的事。遇到雨、
雪、大风天，不能施工的日子，便蜗在
山村的农家里，安静地读书，这份安静
与周边的环境形成巨大的融合性，仿
佛进入农耕时期，风是风，雨是雨，雪
是雪，仿佛就应该用读书来打开生活
的另一种方式。

自从写作之后，为了使自己能具

有越过繁杂的事物表面，直接进入事
物核心的能力，一段时间里开始读哲
学书，甚至为了强化记忆，跟上艰涩、
深邃的词语指向，一句一句读过之后，
整本地抄过尼采的《查拉图斯拉说》等
书籍。这时候的读书，更像一个爬山
者，自己给自己设定一个目标，然后一
步一步向上爬。因为有目标而无实用
的目的，所以读起来，倒不觉得沉闷和
无趣。说起设置目标进行读书，我一
直有个小小心病，因为不是大学文科
科班出身，自我感觉在中国传统文化
方 面 有 所 欠 缺 ，前 两 年 下 决 心 补 一
补。于是用了一年半的时间重新梳理
中国传统文化的脉络，从各个历史节
点找出代表性人物，以人物为原点做
放射式阅读。一边读，一边做笔记，这
样从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一直读到民
国梁启超、王国维。通过纵横、交叉、
比对、融合等方式的阅读，对中国传统
文化的脉络有了相对自我的认识，并

顺便捎带着写了一本近 20 万字的《文
化的背影》文化散文集，有时想想，这
也是一件好玩的事。

这一两年，因为半道出家写评论
文章，又开始阅读一些文艺理论和评
论的书籍。每每抱起大部头理论书
籍，已经不像过去那样死读到底，常常
有选择地看观点，先把一本砖头厚的
理论书籍，迅速看薄，抽出作者的核心
观点，然后由观点出发形成几条阅读
的线，向前延展阅读。这种读法说不
上好或不好，个人爱好而已。读书这
东西，读得越多，就越喜欢一些好玩
的书，一些有趣味的书，如前段时间读
阿来的《成都物候记》就很有意思。近
日在读大解的《傻子寓言》《别笑，我是
认真的》，突然感觉这样的书，应该推
荐给天下的男女老少去读，这样的书
别有情趣，好读又异想天开，你会突然
发现生活原来是如此的美妙、荒诞又
好玩。

读书的时候，我在想什么？
蒲素平

1881 年 11 月 28 日，奥地利作家茨威
格出生在维也纳。多年以后，学者们谈起

《昨日的世界》时，眼里依旧会放出异样的光
芒。他们惊叹于茨威格炫目多彩的文艺生
活，绰约多姿的行走方式，激扬动荡的一
生。不过提到这本自传，总会皱起眉头：说
是自传，连茨威格的日常起居都没提到；说
是史书，却从头到尾都是个人记忆。茨威格
毫不讳言《昨日的世界》是一本与众不同的
书。它在纽约一个荒凉的小镇写成，它缺乏
重现旧时光的可靠材料，它不过多地叙述个
人的私密花园，它要描述的是一个“节点”，
一种由外力产生的不同的人生状态，和变异
中的时代精神。

在《昨日的世界》中，茨威格盛赞比利时
诗人爱弥尔·维尔哈伦（Emile Verhaeren）为
理想人格的代表——秉性中有诗意的光芒，
有低调而稳健的气质，淡泊金钱和荣誉，偏
安一隅默默劳作。茨威格没有注意到，他高
举的维尔哈伦的人格标签，正是犹太民族长
久以来的性情。茨威格继承了犹太人的敏
锐、谨慎、洞见，保持了犹太中产阶层的教
养、才华，从父辈那里举起低调、节制的作风，
拒绝奢华和张扬。14岁就把荣光印在了维也
纳最权威的《新自由报》上，19岁借《银弦集》
收揽人心。在欧洲艺术中心维也纳，这位绅
士驰骋才华，恣意放纵文学与艺术细胞，可谓
春风得意。像大哲人康德一辈子在那棵小菩
提树下进行哲学思考，茨威格从青少年时代就
决定投身文学艺术。他笑言，自己获取柏林大
学哲学博士头衔，只是奉犹太先祖之命和父母
之言，内心深处早已种下文学与艺术的种子。
只是和康德不同的是，茨威格没有把自己的足
迹，圈在格尼斯堡方圆40公里范围内，更不会
让“伟大历险只在头脑中发生”。

茨威格在欧美各国的游历，给他增添了
除见识以外的生命体验、艺术灵感和精神感
受。如果没有不断的陌生体验、感受、互动
的撞击，直击人心的情感经验与意绪，很难
会力透纸背地从茨威格的文字中传达出

来。更重要的是，愉快的畅游，给茨威格提
供了与各路名人谈笑风生的机会。茨威格
随身携带诗和灵魂，也携带日记本。茨威格
不仅记录与名家相识相知的过程，更用丹青
妙笔把这些人的神态、心理、举止活灵活现
地描绘出来，献出一幅幅生动的人物水墨
画。《昨日的世界》里，安宁、淡泊的法国诗人
里尔克，似乎更愿意和华兹华斯为友，而与
卢梭的天真、热烈有别。《犹太国》的作者赫
尔茨尔，身上悲剧性的气质，显得尤为壮
烈。瘦长、发黄、骨宽，即使“肺坏了，可是依
然活着”的俄国作家高尔基，像海燕般在暴
风雨中毅然飞翔的强大生命意志，不禁让人
肃然起敬。那对生活中的好友、意见中的冤
家萧伯纳和H·G·韦尔斯，当着青涩的茨威
格的面“吵架”的情景，让人怀疑是不是当了
大文豪就可以返老还童。还有罗曼·罗兰、
乔伊斯、克罗齐、罗丹等，都在《昨日的世界》
展翅惊鸿，竞相高下。难怪茨威格毫不客气
地说，“分散在世界各地的著名画家、演员、
学者，谁没有到过我们家呀。”当然，茨威格
的大手笔还是在《世界建筑师》和《人类群星
闪耀时》这两个人物系列中。他的精雕细
琢，是为了让特殊的灵魂永葆昨日的色彩。

海德格尔的诗意栖居强调天地人神的
共生共创共存，茨威格想用一种微观、精简
的方式把诗意浓缩在纸片上，放置抽屉之
中。像20世纪初德国杰出的哲学家阿多诺
谈起音乐时的眉飞色舞，茨威格对他一生收
藏的名人手稿反复念叨，直到生命谢幕前，
仍对一些遗散在世界各地的手迹念念不
忘。这些手稿的价值无法估量，就像茨威格
的精神对后世的影响无法估量一样。茨威
格自称，在手稿收藏领域，他是第一权威和
真正的鉴赏专家，不但一眼能辨别真伪，在
估价上也比大多数专业人士有经验。这些
手稿的主人不乏茨威格一生敬仰的歌德、罗
曼·罗兰、巴尔扎克，也不乏莫扎特、巴赫、贝
多芬等音乐大师，罗曼·罗兰、里尔克、克洛
岱尔、弗洛伊德、高尔基甚至亲自将《约翰·

克利斯朵夫》《旗手克利斯朵夫·里尔克的爱
和死亡之歌》《给圣母的受胎告知》、论文等
手稿赠予茨威格。茨威格收藏手稿和那些
为钱和利的收藏家不同，他收藏手稿是为
了完成艺术精华的提纯。茨威格说，他凝
望那些经过反复推敲或冥思苦想过的原
稿，即使是“几道铅笔线删去的地方”，也能
感受到艺术家们“才气横溢的创作热情”和
灵性迸发的神秘瞬间。茨威格在用一种极
致，甚至极端的方式，去保存智力的精华与
创作的灵感。

回望昨日的岁月，茨威格失落地坦言，
让他与20世纪的维也纳剧院、珍贵的手稿、
柏林的自由分离的，只有炮火。茨威格把罗
曼·罗兰看作欧洲良知，在罗曼·罗兰身上有

“一种人性的、道义上的优势，一种不带骄傲
情绪的、内心的自由——一个坚强的人所拥
有的不言而喻的自由”。然而，战争将多年
来建立的自由和良知毁于一旦，军国主义、
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宗教狂热像洪水般极
度泛滥，野蛮、暴力、专制、鄙夷像野草一样
疯狂生长，人们活在恐惧之中，每个人都担
心晚上一觉之后，再也看不到明天的太阳。

茨威格亲眼目睹西方文明和崇高理性
的坠落，看到道德、人性和独立思想像秋风
中的树叶一样可悲地飘零。让茨威格痛心
的是，面对野蛮和暴力，欧洲知识分子不但
不加以拒斥，反而为战争摇旗呐喊——众多
作家、学者、医生、教徒在战火上浇油、欢呼，
那些被认为是坚定的个人主义者和无政府
主义者，“一夜间都成了狂热的爱国者，并且
又从爱国主义者成为贪得无厌的兼并主义
者”。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里一直追问，
知识分子到底怎么了？被称作人类良知的
这批人究竟出了什么毛病？为什么人性和
道义丧失得如此迅速？茨威格不断描绘那
个青少年时期穷困落魄、默默无闻的希特
勒，描绘那些没有权力、甘愿沉潜于本职专
业的知识分子，不敢相信当年住在他家对面
的小男孩和受过文化熏陶的知识人，日后会

成为刽子手和帮凶。茨威格反复运用弗洛伊
德的潜意识理论解释被摧残的现实：战争是
人类力量过剩和乐观主义过剩的结果，被长
期压制的潜意识助长了极端的暴力。茨威格
不知道的是，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汉
娜·阿伦特将人类的孤立和孤独，尤其是被边
缘化的群体，作为了极权主义起源的基础。

在《昨日的世界》这本非典型自传中，茨
威格时常以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中所描
述的那类介入性的公共知识分子的身影出
现：茨威格完美地描绘了自由主义鼎盛时期
的维也纳，复现了19世纪自由、道德、从容的
欧洲，接着以巨大的勇气呈现理性和自由的
陨落，然后大声疾呼建立精神统一的大欧洲，
并将它纳入世界公民的版图——茨威格反复
强调自己不仅是欧洲人，也是世界公民——
那类具有独立思想、理性智慧、自由精神、大
度包容气质的世界公民。茨威格不仅反复呼
唤世界公民，而且以艺术的方式拒绝任何暴
力和战争，他高举独立、自由、和平旗帜，几
乎孑然一身投入抗拒活动之中。他创作反
战诗剧《耶利米》，将《圣经·旧约》中这位先
知耶利米的预言——穷兵黩武的以色列终
将失败，移植到当下军国主义德国，上演了
借古讽今的戏法。《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虽
然讲述暗恋的故事，但其中加入了肉身赎
卖、悲苦生活等元素，呈现出情爱背后的现实
指涉力——对战后人生困境的思考。只是，
在写《昨日的世界》的时候茨威格已知道，留
给他的时间不多了。而带有普遍人性气质的
世界公民，只能由后人不带悲剧性地完成。

茨威格，这位喜欢狗、咖啡、雪茄、音乐
和手稿的作家，用他的理性与才华，以跨世
纪的眼光打量世界、社会和人类命运，呼唤
一种古典的道义和人性。

他生不逢时，在战火的延烧与种族的敌
对下东奔西窜；他正当其时，以前所未有的
血泪情感和精致技艺，唱出震撼人心的道义
离歌。

纪念茨威格！

在茨威格的记忆中捕捉群星的光芒
石涎蔚


